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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ᄔ要》 

2018 年是Ȩ中୯ᎦԋسଽႽᆕ᛬ϡ年ȩ，由បૻຎᓎǵប

ૻॣ኷ু኷໣იᖄӝ出ࠔ的ȨଽႽ女იᝡᄽᎦԋᜪ੿Γذȩᆕ

᛬《ബ೷ 101》通過一سӈ本βϯׯ೷，投放ѱ൑ِࡕೲᕇள

ཱུ高關ࡋݙ。本研究ջ以《ബ೷ 101》࿯Ҟ為ٯ，௦女性主義

批判قᇥڗ৩為主，ᇶ以ࡕ女性主義和新Ծ由主義理論作為ϩ

態與៾Κ結ᄬ，຾而׎流動的ཀ᛽ࡕ୷ᘵ，௖૸上ॊ࿯Ҟङ݋

௢ᘐ中୯྽前的（ࡕ）女性主義發৖຾ำ。本研究ள出以下結

論：२Ӄ，࿯Ҟஒ中୯特Յ໺಍文ϯ與現ж流行文ϯ結ӝ，և

現出在Ӧϯ女性性別਻質Ъଓ؃ঁ性，ࡕ෗҇主義下的ՋБ特

៾在中୯Ѩਏ，而中୯女性的在Ӧϯ性別਻質主ᡏཀ᛽ܩـ߃

ᓐ；其ԛ，女性在Ѻઇ刻݈ӑຝǵࡌҥ主ᡏ性Ϸୖ與ϦӅሦୱ

Б面೽ϩȨღ៾ȩ，中୯՟Яς࿶຾Εࡕ女性主義時ж，ՠ女

性൞ᡏفՅᗋ是以ȨᎶൽȩت性的࠮態出現，ت性៙៾下的Ѧ

ᓸΚ٩然Ӹ在，只不過ᙯϯ為Ծ我物ϯ的ᖿ༈，ᝩុЍଛ和߄

௓ڋ๱女性，女性仍然未ֹӄᘍಥР៾的௓ڋ；നࡕ，由於女

性主義ၮ動的ᑫଆ，如Ϟ的Р៾ڋК以前更уЍᚆઇ࿗，它在

社཮中與其д׎式的៾ΚҬᙃ，٩舊在現ж社཮中תᄽ๱無׎

ՠ具ઇᚯ性的فՅ。 

 
 

關鍵ຒ： 女性主義批判قᇥϩࡕ；݋女性主義；੿Γذ；新Ծ

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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൧ȃःفनෂ 

隨著社會實踐與媒介䥹技的變怟，役年冰起的梲成„像真人怠䥨䵄

喅無䔹成為中⚳社會的新風潮。2018 年是「中⚳梲成系„像䵄喅元

年」，由様訊視柣、様訊音㦪⧃㦪集⛀倗合出品，企洅影視、七維動力

倗合研發製作的網絡梲成„像真人怠䥨䵄喅˪創造 101˫則是個中価

㤂。様訊公司屟入杻⚳˪Produce 101˫節目䇰權，再通過一系列本⛇化

㓡造，使˪創造 101˫節目投㓦市場後彭忇䌚得㤝高關注度。様訊視柣

數㒂顯示，˪創造 101˫首播第二天，播㓦量已經突䟜 2.40 €次；而ḹ

合數㒂統妰顯示，截军 2018 年 4 㚰 22 日，˪創造 101˫首期的前臺點

㑲量達 3.07 €次，有效播㓦市場⌈有䌯為 3.20%（向剅婤，2020）。 

㟡㒂此類比岥規則，在歷時數㚰的比岥過程中，演ⓙ的㫴㚚、准臺

的中心／怲䶋位置、個人䔓面的時攟，以及參岥者最䳪能否「成⛀出

道」，⬴全取決於閱聽眾的投䤐。因此，本研究認為，從女性主義

（feminism）視角切入，這種新時代的女性„像梲成節目追㟡究㸸仍然

是一場女性被「觀看」和被「怠㑯」的䉪㬉，它可被看作是過去怠美比

岥隨著資本主義和媒介䥹技發展，經過䘦年日䧵㚰䳗的⪿變而來。那

麼，在研究這一新女性「⣯觀」時，可將怠美比岥與「梲成„像真人怠

䥨」節目 比較，從過去的怠美比岥歷史著手，考⮇當代梲成系女⛀怠

䥨。 

全球最㖑的怠美比岥，始於 1880 年美⚳的一場䲼䱡聚焦女性外表

的㴟䀀㲛墅怠美，而後才進化出才喅表演、機㘢⓷䫼等寸富的展示「內

在」環節。當時，怠美比岥的目標是，將美⚳₡ῤ觀⬴美結合ʇʇ種族

主義、幵⚳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墅在一個理想的符號中：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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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an, 1968）。然而，反央暴露於此刻㜧₡ῤ觀的標㸾，攟期之下

將會導农女性將該「理想」內化，並進行自我物化（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因此，女性主義者視怠美為剝削的意見，大都集中在

「身體暴露」和「㤝度不切實際」的理想化女性櫭力刻㜧⌘象，助攟了

女性身體㴰㤝發展和梚梇⣙調，使得女性身體₝化。但是，也有參岥者

認為，她䨧上㲛墅時感到自尒，而不認為是被剝削（Lazar, 2005）。同

時，還有研究表明，對於怠美比岥的意義，幾乎所有參岥者都對怠美比

岥表示了某種認同；岲成者認為，怠美建立了女性的ᾉ心和促進個人成

攟，參岥者將變得更加倘明，並且開敲䛤界；其次，怠美比岥被認為可

以幫助增強⚳內女性的權能，將怠美比岥引入主流社會是超崲父權制，

走向⸛等的運動，並最䳪能促進⚳⭞進㬍（Crawford et al., 2008）。 

關於怠美究竟是對女性的自主「賦權」還是壓従「父權」的爭論還

未⸛息，怠美比岥就面冐一個嚴重的⓷題ʇʇ再無法創造並維持理想女

性性別氣質的定義。隨著䥹技的發展ⷞ來暣視柣道的多樣化，怠美比岥

的單一結構參岥者，再也無法㺧嵛、反映⯷ⷽ背後對自我身分的怠㑯和

⸣想都グ發䱦明的後現代閱聽眾。怠美活動需要⽡⸽的更新，如果要與

女性閱聽眾建立倗专，則Ἓ渿⽭枰有同漉人的外觀和冱㬊（Huus, 

2004），這従使怠䥨節目更加⼨與閱聽眾「相關」的嵐勢轉變，這導农

了真人䥨的娽生，促使節目更加生動有嵋、具現代感並與閱聽眾ᾅ持關

連。军少從收視䌯考⮇，怠美被認為是過時的，而真人䥨則引起了閱聽

眾更多共沜。這意味著，閱聽眾對標㸾化、理想化的⬴美女性已⮑美䕚

勞，加入個人敘事的個性化節目更具現實主義。真人䥨節目正是因為⃭

㺧䩢探、好⣯心、╄〭和戲劇性挑戰的感奢，並發展出超崲⯷ⷽ的社會

關係而成為閱聽眾的怠㑯（Crook et al., 2004）。 

如Ṳ，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娙語，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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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媒體和流行文化中（Gill, 2003），它是指役年一偉女性性化影像

的潮流，這偉潮流時常將性感的女人描繪為自ᾉ並自主地享受自己性化

的身體，對外在標㸾的劃刻壓従也轉變為對身體的ㄞ䤅，「壓従」被作

為人們「䌚得⸠䤷和增強個人能力的徼徑」所取代。這個態度最⇅是在

一系列的媒體文本中被⮇見，包括暣影、暣視節目、⺋⏲，當中的重要

特質，是女人從性⭊體變成了主動慾㛃的性主體（⹟⹕䐄，2019）。這

與真人怠䥨節目㓗持個性和自由，溻⊝人們通過怠㑯來定義自身身分的

娙語不媨而合，正是這過程中產生的差異定義了當代女性性別氣質和公

㮹身分的概念，正是因為後女性主義的合法化，「„像女⛀競演梲成類

真人䥨」節目成為可能。 

那麼，我們是否已經進入後女性主義時代，女性主義的「賦權」使

␥已經達成，可以安然徨場了╶？又或者隨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

「父權」變得更加無聲、更加複雜，與其他形式的不⸛等意識形態交䷼

在一起。 

然而，「„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節目不僅是物化女性身體的

場➇，還是在自由意識形態下表現女性身體的場➇ʇʇ作為具有怠㑯和

自由的個體。重要的是，媒體⃩姙這種製作，並溻⊝閱聽眾不ㅰ地⮰注

於女性身體的視奢特徵。同時，真人怠䥨節目還會對賦Ḱ參岥者⸛等的

機會而自尒（Banet-Weiser, 1999），這可以解決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內

在䞃䚦ʇʇ關於誰可以䌚得成就、屉富、工作和ỷ㇧等排他性資㸸。因

此，當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大眾文化市場中後女性主義娙語冰起時，也就

是在批評媒體所Έ導的個人主義、資本主義和㴰屣主義₡ῤ觀。由此，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娙語將與本研究息息相關。 

䵄上，究竟怠䥨能不能提高女性地位並為女性提供更好的機會，抑

或是對女性的剝削，辯論仍然在两續（Flint, March 10, 2020）。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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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後女性主義的姙多文獻都涉及大方ᶾ界，並將後女性主義概念化為

大方文化。所以，本研究認為，女性主義學者對非大方文化背景下的後

女性主義可能並未進行⃭分的想像、理論化或實嫱研究。因此，本研究

延伸此辯論军「„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節目，探討在中⚳脈絡

下，這些女性參岥者再現何種䌐特又多元的女性性別氣質？其次，女性

究竟是已奪權或仍受父權壓制，兩種力量如何⋼⓮？最後，慸㶭在㘿處

㑵⺬的是何種意識形態與力量？ 

ະȃНᝧᆤख़ 

一ȃ௄ᒶȶजȷȃᒶȶؿȷژȶ઎΢ؿȷࢻޠᡑ 

典型的怠美比岥始於 1921 年，當時美⚳新㽌大ⶆ（New Jersey）的

⓮人為了延攟㴟㾙度`⊅地的㕭遊⬋節，冱彎美利➭小⥸怠美活動

（Miss America），㭷年由美⚳各ⶆ及領地怠出Ἓ渿，來角逐㟪冠。與

此前單一的怠「外在美」不同，美利➭小⥸的競怠開始有准巰、ⓙ㫴等

才喅展示環節。晾然很少有關於怠美活動傳播的系統文獻，但明顯的

是，這種怠美競岥激增了，並且成為非常受㬉彶的活動（Cohen, A. M. 

& Cohen, W., 1996）。僅僅在美⚳，美利➭小⥸和美⚳小⥸（Miss 

USA）㭷年就䌚得大約 7500 個比岥的特姙經䆇權，另外還有數⋫場比

岥在地方䌐立冱彎（Banet-Weiser, 1999）。並且，怠美比岥逐漸開始成

為全球現象，如始於 1951 年的ᶾ界小⥸（Miss World）㭷年在 104 個

⚳⭞／地⋨冱彎，是ᶾ界上最受㬉彶的競岥型暣視節目之一。1960

年，美⚳小⥸比岥的暣視轉播吸引了全美 8500 叔閱聽眾，這在競爭激

䁰的暣視市場幾乎是倆所未倆（Huu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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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1 年成立以來，美⚳小⥸比岥在美⚳被⺋㲃理解為一枭重要

的公㮹₨式，對姙多年庽女性而言，比岥中有關女性性別氣質的⍇則及

實踐是军關重要的知識來㸸（Banet-Weiser, 1999）。環球小⥸䳬䷼

（Miss Universe Organization）䳬䷼㚦認為，美⚳小⥸⽭枰具有‍⹟

的、䤆俾的形象（Godleski, April 25, 2005）。在這一時期，女性性別氣

質的標㸾⮰注於➭㋢的ḛ㇧和全部，㰺有多检傪偒、㻼白的䈁滺和美渿

‍⹟的柕檖（Banet-Weiser & Portwood-Stacer, 2006）。怠美比岥引起了

閱聽眾與年庽女性的共沜ʇʇ美⚳小⥸的「㟪冠」成為個人和理想之間

的導凒䅰⟼，成為年庽女性的「美⚳⣊」，它代表著一個䭉理⃒列的美

⚳集體「身體」，它是䲨⼳嚴明的體態和美德⣱獻䱦䤆的穩定見嫱。 

然而，⋫䥏年代，風厗一時的怠美比岥⌣陷入⌙機，其⟹造出的女

性性別氣質崲來崲怕到質䔹。2003 年美⚳小⥸怠美比岥收視䌯下旵到

僅有 1030 叔閱聽眾收看（Huus, 2004）。隨後，2004 年收視䌯两續下

嵴军 980 叔人，美⚳⺋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便㓦

㡬了該節目（Godleski, April 25, 2005）。顯然，怠美小⥸面冐著未知的

␥運，參岥「Ἓ渿」的身分建構陷入⌙機，在這場䚃會中，這種理想女

性性別氣質已經無法吸引閱聽眾，留䴎經䆇者的是，考慮該如何㓡變怠

美節目以更怑應現代暣視閱聽眾。 

隨著「兂白、貌美、大攟儧」的怠「美」潮流㰺落，冰起了怠

「䥨」時代。其中，最核心的變化之處是將重心從強調外表轉向了聚焦

才喅。美⚳小⥸比岥也㉳㡬過去「㘖念」女性性別氣質的歷史主張，與

美⚳悱㛹音㦪暣視（Country Music Television）合作，轉向怠䥨比岥形

式，包含更多現實主義元素。這一時期的怠䥨節目多以參岥者的某枭才

喅為重心，節目大多呈現准臺表演或競技過程，經過一系列的比岥最䳪

決出⊅者，如˪美⚳„像˫（American Idol）又被䧙為美⚳的「業检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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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㫴手大䋶岥」，節目中來自全⚳各地忦叔名參岥者經過一連串的⇅

試、複試，最後由評⥼及閱聽眾投䤐，怠出心目中的「„像」。同一時

間，中⚳也進入「勱㟡」„像的怠䥨䉪㬉時代，如 2004 年˪超䳂女

聲˫在㷾⋿堃視㨓空出ᶾ，成為一場ⷕ㌚全⚳的⧃㦪䚃事，⣖視䳊䤷䐆

媒介研究公司公布的 2005 年收視數㒂表明，該節目收視䌯高達 11.80%

（惏⅘暒，2019）。從這一節目模式轉型可以看出，怠美比岥已經㈦不

到合怑的閱聽眾，當前閱聽眾更常規的觀看提供前堃、個性、多元的怠

䥨節目。 

有學者將怠䥨節目定義為真人䥨暣視中的一種，是以㘖通䘦⥻的無

儛本行為為關注焦點的節目（Bignell, 2005）。真人䥨產製的「㶟合

性」是其重要特徵，也就是，真人䥨節目將ㆠ念性競爭、真人和個人轉

變䳬合㶣加到⧃㦪中（Redden, 2008）。真人䥨與傳統的怠䥨節目相

比，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除了展示參岥者的才喅之外，還聚焦參岥者作

為個體的䌐特之處，正是一個個歖活的「人姕」為節目提供了⧃㦪₡

ῤ，例如，˪地䋬⺂㇧˫（Hell’s Kitchen）中⟹造出「䰿暴㭀⽵」的主

⺂形象，作為節目的塩判者，他故意用責罵、恐嚇、羞辱或剝奪其䜉奢

權力等令人難以承受的方式來㉀䢐參岥者，成為節目岋點。既然「人

姕」作為真人䥨節目模式的最大岋點之一，那麼提供戲劇性、多元化和

貼役生活的人物形象則成為節目吸引更多閱聽眾注意的關鍵。由此，在

「„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節目中，展現當代的、多元化的女性性

別氣質而吸引更多閱聽眾也成為理想怠㑯，例如，˪超䳂女聲˫中呈現

的女性形象栃央了傳統中⚳女性㹓㝼、岊ㄏ、㝼弱的傳統女性性別氣

質，人氣怠手都以中性形象示人，她們留著超䞕檖，䨧著背心、㟤⫸夗

堓和䈃Ṽ壚，ⷞ著湹框䛤掉，從不䨧墁⫸，╻音或低㰰或䰿䌟，但䳽非

䓄美㹓㝼（惏⅘暒，2019）。此外，不同的社會脈絡，創造出不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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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的女性性別氣質文化（⬳ⱑ，2010），由此，本研究關注，打著

「中୯女ი，由գബ೷」㕿號的「„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是否延

續時代潮流，栃央㫸美怠美時期傳入的典型怠美小⥸形象及在節目中呈

現具有在地化特徵且多元的女性性別氣質。 

Ρȃυܓлဏᇅࡤυܓлဏ 

女性主義通常被認為以 18 ᶾ䲨的┇呁時代思想為起㸸，在 19 ᶾ䲨

逐漸轉變䇚䳬䷼性的社會運動，其目的是為了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爭

取政經⸛等，這是第一㲊女性主義浪潮（Harding, 1986）。隨後，第二

㲊 女 性 主 義 則 轉 為 栃 央 父 權 文 化 意 識 的 女 性 主 義 批 評 和 理 論

（Nicholson, 2013）。父權制是一種文化類別和個人身分體系，它將ᶾ

界劃分為兩種人，即「男性」和「女性」，他們被定義為是不同的和不

⸛等的，這些類別／身分通過男⮲女⋹的社會形態中的真實人類生活來

再現。㖑期女性運動的成果之一在於，將男性統治意識形態㒢在㟴面

上，並且認為性別不⸛等和種族不⸛等的運作⍇理大农相同，即有色人

種或女性被認為本質上是低䳂的，因此白人或男性可以統治、㍏制、歧

視和排㕍前者。最⇅的女性主義妰䔓是朝著兩性⸛等的狀態努力，在這

種狀態下，㰺有一種性別被認為是上等／下等的，並且其中一方都無權

主導或歧視另一方。 

自怠美娽生以來，始䳪被女性主義視為「父權」的㬉㦪場，某種意

義上，怠美比岥只是色情影像的㝼和䇰本。女性主義指責怠美比岥將女

性⟹造為⟹先㲳⦫⦫般枮從的性物品，為男人提供享受的㦪嵋，且對女

性進行思想㍏制，㿴廠䴎年庽女性拗婌的₡ῤ觀ʇʇ身㛸和枮從男性是

䌚得䌳冠的關鍵。第二㲊女性主義的標娴正是 1968 年在美⚳大大㲳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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冱彎的一次著名的反怠美遊行。在遊行示威中，女性們䅫䅺和᷇㡬傠

休、㜇儘、䀲具、圍墁和化⥅品等「㜇䷃自由」的象徵符號，她們抗議

怠美比岥，認為它使女性⭊體化及⓮品化（McRobbie, 2004）。這一時

代的怠美抗議活動幫助公眾注視了女性運動，並⃩姙女性主義者⟹造和

表達自身的政治立場（Cohen, A. M. & Cohen, W., 1996）。 

然而，第二㲊女性主義運動在大方ᶾ界冰起 40 多年後，被認為是

多检的，或已經「㬣去」的（Havelkova, 1996），而我們現在生活在後

女性主義時代。第三㲊女性主義也被䧙為後女性主義，但它的定義仍存

在爭議。第一㲊女性主義很大程度與怠冱有關，第二㲊則關注性別⸛

等 、 生 育 自 由 和 性 別 暴 力 ， 這 是 目 前 學 界 已 有 的 共 識 （ Bouchier, 

1983）。但是，第三㲊女性主義⌣Ụ乎缺᷷統一的目標和定位。第三㲊

女性主義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最⇅是為了描述年庽一代女性的新意

識，這種觀點認為年庽女性既吸收了㖑期女性主義的成果，又㉺䳽两續

追求⍇本的運動目標（McRobbie, 2004）。她們既㰺有⬴全㉺䳽女性主

義，但也奢得這個標䰌十分有⓷題，有人說「我ᇡ為྽Γ們᠋ډ女性主

義者的時ং，就Ⴝ是ᇥ，我不需要Һ何Γ」（Aronson, 2003, p. 913）。 

後女性主義是對女性主義思想的強䁰否定，它強調怠㑯、自由和個

人賦權；重䓛關於性別互墄的自然性別差異；重視自我䚋視和䚋䜋作為

權力模式。我們在有關怠美比岥的論述中也可見其端ῒ，怠美比岥的㓗

持者聲䧙，如果女性㰺有感到被剝削，那麼她們就不會被剝削（Dow, 

2003）。也就是，當Ἓ渿們冺怑自ᾉ的䨧上比基⯤㲛墅，那麼她將有權

重新定義對拗與美慄的標㸾，㌴㎉在手中的怠㑯權即決定了她的身分。

在後女性主義娙語中，女性⃭㺧了能動性和怠㑯權，「取〭男人」的目

的被䧵㤝地推侣和否認，女性的ả何理想形象追逐和自我打造都表現為

自我怠㑯和㌰權，也就是女性不再是男性性快感的㴰㤝對象，而是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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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性自主、䧵㤝和理想的主體。因應後現代閱聽眾需求而生的真人

怠䥨節目，也㓷扛㋽㋱到社會由女性主義轉向後女性主義思潮，如上㴟

㜙方堃視產製的㫴ⓙ真人䥨˪⩥⩥⑒⏨˫，演両了䳽㛃主婦的厗渿微

多，該節目农力於㓡造㶙陷⭞⹕事⊁「㶌㲍」而⾥略自我的女性，為她

們剝去傳統意義「⥣⫸」和「母奒」的社會角色，讓其㈦回對自我的期

待與⣊想，節目屓䨧賦Ḱ生␥再一次怠㑯，並在准臺上享受自己櫭力之

意㵝（⬳㾌，2013）。 

农力於提⋯女性身體的機構制度，如慓美行業，攟期以來一䚜被第

二㲊女性主義批判為壓従女性，因為其枺布了不可能的美容標㸾

（Bordo, 2003），這實際上㎵害了女性的身心‍⹟。然而，後女性主義

為其提供了新的觀點，即女性從身體的自我墅梦中䌚得ケ〭，並將其視

為㼃在的栃央。不少真人䥨都思循通過提供高風險、真實的㑵作，為素

人提供㚅⃱機會及㓡變的ⶴ㛃，最䳪將䌚䋶者ⷞ入新的生活之敘事邏輯

（Blitvich, Bou-Franch, & Lorenzo-Dus, 2013），例如美⚳真人䥨˪㓡柕

換面˫（Extreme Makeover）和杻⚳真人䥨˪Let 美人˫（Let 미인），

描述的是素人㍍受㤝端整形手術、⟹形和美檖後彼回生活的變化，這些

變化⼨⼨是得到追求已ᷭ的ẘヽ對象，或ᶰ⣓重新ッ上自己等等。在這

之中，外䥹手術被定義為一種有效的手段，通過它，女性䌚得了一個經

過慓學㓡列的身體，並可以ῇ此實現更㘖念的生活轉變。這種對身體領

➇的重新表述，從對女性的剝削轉變為對女性的賦權，即這些女性通常

是十分地有性吸引力，所以能在異性ㆨ的性互動之中取得主導權，因此

能㓗惵男性，使得男性成為女性㫚㛃的⭊體，而女性成為性別關係之中

⊅利的、㌴權的一方（⹟⹕䐄，2019）。Ụ乎，如Ṳ權力已經被㈕轉，

女性能夠通過其性能力而㍏制男性。對女性主義者來說，女性㌴㍏生活

的能力被認為是一場鬥昋，在當前的媒體文化中，女性被⏲知她們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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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㑳 ， 可 以 擁 有 䲼 䱡 的 意 志 ， 或   她 們 想   的 ả 何 事 情 （ Bordo, 

2003）。 

䪁在後女性主義角度，㦪觀者認為，女性把為男性 的事包墅為為

自己 的事，不是為了取〭男人，而是為了取〭自己，這䧵㤝的表現為

自我怠㑯和賦權，並進一㬍得出結論，即女性已經㯠ᷭ㒢僓了父權的㓗

惵（Scharff, 2016）。然而，憅對這一論點，反對者辯楩到，上述意識

形態Ụ乎是更有害的（Mendes, 2012）。女性為了在兩性關係中⌈㒂主

動權，首先⽭枰有一個符合主流男性⮑美的身體（㣲剛㝅，2002），也

就是，女性仍要Ẁ出㓡列身體的代₡。事實上，正在發生的是對女性身

體更嚴㟤的自我⮑㞍與規妻（Gill, 2008），使女性身體更加⯰服。有嫱

㒂表明，曺㗍期女性對自㉵照的編輯和投資動機與外表焦慮、身體羞」

及男性負面評₡有關（Aubrey, Yan, Terán, & Roberts, 2019）。同樣的⓷

題也出現在中年女性中，社會反棳及堘老引發對身體的不㺧，並䚜㍍導

农了較低的自⮲㯜⸛。更䲇䱽的是，在後女性主義脈絡下，女性所 的

事⽭枰被理解為自我怠㑯和取〭自己，Ụ乎男人的慾㛃已經內化，現在

⽭枰理解為那是女人的慾㛃。也就是，女人⽭枰認識到男人的需求，䓂

军是枸見和㏞先的，而女性想要䌚得男性的認可就⽭枰䳽口不提自己的

需求，男性的性焦慮⽭枰得到㹓和、安心的對待。然而，這種明顯不⸛

等的性別關係⌣被形容為「相互⮲重」而㍑味了，男性對女性的ↅ視與

物化也藉由外表壓力ℭ化（Daniels, Zurbriggen, & Ward, 2020），轉化

為女性主動的自我物化而㍑味了。由此可見，意識形態在後女性主義時

代變得更加複雜和䲦結。 

ήȃུՍҦлဏ 

後女性主義`姕，女性主義已經結㜇，所有女性實現⃭分⸛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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Ṳ女性可以擁有一切，ㄞ䤅所有女性化事⊁，包括對自我⮑美化的㷜

㛃。在日常ẹ攺生活中，年庽女性認可色情的正常化，她們㷜㛃成為⮩

面女恶，栀意䨧著䞕墁以體現自己的成䅇和性感，女性主義被楩回；通

過整容手術日益合法達到理想化的美渿，使得女性可以達成個體轉變，

這是賦權的體現，也是後女性主義的一種表達。然而，反對者認為，應

該慸㶭到⸽是什麼力量，成為壓従女性的推動力，讓女性對自己的身體

不㺧意，從而通過㭀⽵的傷害自己而䌚得㺧嵛和他人孂美？本研究引入

新自由主義這一全球冰起的曠權思想為依㒂，解釋「„像女⛀競演梲成

類真人䥨」背後隱藏的權力結構。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經㾇自由主義的復䓎，其㓗持私有化，反對⚳⭞

䚜㍍⸚枸和生產。役年來，新自由主義被強調為從政治／經㾇的理性轉

變，在一系列社會領➇運作中的政⹄化模式之方式（Brown, 2003），

其崲來崲被理解為將個人建構成具有理性、自我調節能力的企業⭞行為

者。 

新自由主義已經成為後女性主義在大眾文化研究中不可不提及的定

義。該意識形態提Έ個人自由、怠㑯、㮹主和個人責ả，從而㍑味了大

方ᶾ界真正的社會不⸛等（Tyler, 2011）。此外，作為一種資本主義意

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將㴰屣等同於自由、解㓦和賦權。⃀䭉該術語ῇ揹

了以「個人權利」和「自由」為重點的自由女性主義論點，但它對強調

集體主義和社會責ả的更激進女性主義理論提出了嚴ⲣ挑戰。另外，對

後女性主義的批評者認為，新自由主義與後女性主義有很多共同點，例

如：兩者Ụ乎都是由一種個人主義潮流構成的，這種潮流⬴全取代了外

部結構性壓力概念；其次，新自由主義自主、自我調節的觀念與後女性

主義主動、自由怠㑯、自我㓡造的中心非常相Ụ（Ringrose, 2011）。因

此，當女性主義學者批評大眾文化中後女性主義娙語時，他們也經常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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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媒體所Έ導的個人主義、資本主義、㴰屣主義₡ῤ觀（Mendes, 

2012）。另外，在⓮業流行文化研究中，也認為對女性身體和性的剝削

被隱藏在個人自由和個人怠㑯中（McRobbie, 2004）。例如，後女性主

義作為一種面向媒體、面向㴰屣者的娙語，被⺋⏲⓮䚄用，⺋⏲提取女

性 主 義 的 ₡ ῤ ， 產 生 ⓮ 品 女 性 主 義 服 ⊁ 於 ⓮ 品 㴰 屣 （ Goldman, 

2005）。換⎍娙說，女性主義娙語已經變得去政治化及去激進化，並且

現在基本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因此，新自由主義主題將構成對

後女性主義分析不可或缺的因素。 

怠美比岥向女性展示了機會和賦權的自由娙語，參岥者象徵著個人

成就，對女性而言，這㬠功於產生女性美和‍⹟₡ῤ觀的道德䲨⼳。相

比之下，真人怠䥨通過一系列梲成妰䔓，與傳統女性性別氣質和身分無

關，而是在㴰屣領➇內的「䉪㬉」，與之更相關的是一種㴰屣者身分。

也就是，真人怠䥨節目規則正⬴全服兢新自由主義的₡ῤ與實踐，此類

節目⼨⼨表現出競爭特性，即所有參岥者中，䳽大多數人面冐㄀㶉收場

的㶀㰘，只有㤝少數人可以䌚得㓡變生␥的䋶⊝，這⬴全取決於閱聽眾

的Ẁ屣投䤐，也正是比岥中出現的意見堅突實現了節目的⧃㦪₡ῤ而成

為變現⣿路（Holmes & Jermyn, 2004）。在此過程中，真人䥨參岥者幾

乎⬴全在㴰屣者市場中㲳㹊䅙情地進行自我實現，而這種新類型又成為

後女性主義媒體文化的一部分。在˪創造 101˫節目案例中，閱聽眾通

過投䤐創造女⛀的岥制，顯然在新自由主義脈絡中被認為是賦權的過

程，同時，在面對閱聽眾的真人䥨中，顯然節目產製的目標是為了䌚得

高收視䌯而轉化為慹拊收入。那麼，㑵⺬節目的背後資本力量、節目製

作方、閱聽眾和被䥨的真人，⚃者之間的關係即ῤ得被探討。本研究在

後女性主義視角下，以新自由主義為出發點，解釋梲成女⛀真人䥨背後

盤㟡拗節的資本邏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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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ȃυܓлဏ״ցّᇴϸݚ 

言說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由美⚳結構主義語言學⭞ Z. S. Harris

（⑰慴斯）於 1952 年提出，㟡㒂研究“重不同，大农被分為兩個流㳦

（Harris, 1957）：首先，劙美學㳦更多的是建立在把言說視為某種層䳂

的語言單位，看作是社會文化脈絡中的一種語言使用形式，因此，其研

究主要是憅對語言應用，對象包括各種書面文體和口語資料等，分析徼

徑則包括文本結構與脈絡分析，涉及語義學（semantics）、語用學

（pragmatics）、符號學（semiology）、認知心理學和微觀社會學等；

其次，德法學㳦則把言說看作是一種有意義的互動，關注和分析言說背

後的意識形態、文化因素的功能和效果，及言說在脈絡中是如何產生

的，而⬴全⾥視⎍法等語言特徵。而批判言說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簡䧙 CDA）取向則圵合兩個學㳦的特點，既反對僅僅將言說

 留在語言學層面，而⾥視了對社會實踐和意識形態鬥爭的批判性研

究，也不⾥略以文本為導向的對語言文本的關注（Fairclough, 2001; Van 

Dijk & Kintsch, 1983）。批判言說分析是一種嶐學䥹的研究文本和談娙

方法，將語言視為一種社會實踐的形式，农力於探究言說與社會結構之

間的辯嫱關係，以及言說機制對社會關係再生產的作用，從而促使言說

與權力、意識形態之間的隱形關係明㚿化。批判言說分析學者㘖念認

為，非語言社會實踐和語言社會實踐是相互結合的，他們⮰注於研究如

何通過使用語言來建立和加強社會權力關係（Fairclough, 2001）。從這

個意義上，它與言說分析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突出了教育、媒介和政治

等領➇的權力㑵䷙、剝削和結構性不⸛等⓷題。 

結合當Ṳ脈絡，性別、權力和意識形態間的關係變得崲來崲複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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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妙，性別作為一種社會範䔯與其他社會身分範䔯交⍱，如性別、種

族、年漉、社會階層等，父權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系統，也以複雜的方

式與㴰屣主義意識形態相互作用。加之，一䚜以來，女性主義學者都农

力於將女性主義䲵入言說分析中，例如「女性主義風㟤學」（feminist 

stylistics, Mills, 2014），「女性主義語用學」（ feminist pragmatics, 

Christie, 2000）和「女性主義對娙分析」（feminist conversation analysis, 

Kitzinger, 2000）。由此，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分析（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被提出。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分析關注社會正義和性

別，在社會解㓦和變朑的目標推動下，對嚴重不⸛等的社會䦑⸷批判成

為姙多女性主義學者的目標，其目的㎕示經常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性別`

姕和曠權關係在不同脈絡中的產生、維持、⋼⓮和挑戰，推動言說中權

力和意識形態的複雜運作之分析和理解，以維持⸛等的性別社會䦑⸷。

它的⃒勢在於一開始就可以在政治的言說分析程⸷中進行㑵作。䷥之，

女性主義與批判言說分析的結合，可以引起對行動寸富而有力的政治批

評。 

此外，䇔梳有關中⚳脈絡下「（後）女性主義」、「新自由主義」

及「梲成類真人䥨」文獻時發現，首先，目前研究大多從真人䥨節目的

產製、„像⟹造和䰱䴚關係角度入手，如真人䥨節目如何圵合中⚳傳統

文化進行在地化以㺧嵛本⛇閱聽眾需求（∱⌂，2016），或探討真人䥨

的特點、成功因素，分析了其存在的主要⓷題與挑戰，並重點探討了其

突圍路徑（∱⬯，2020）；還尚未從女性主義視角關心節目主體，即參

岥女性的性別再現及以批判視角解讀背後之權力關係。 

其次，中⚳學界之女性主義研究多以文學作品或影視劇形象為文

本，如以張喅媨導演經典作品˪大䲭䅰䰈高高㍃˫與˪㺧❶䚉ⷞ湫慹

䓚˫為啵本，從女性的生活狀態和情感經歷出發，從而得出導农女性異

化的㟡㸸在於⮩建社會和男權主義，晾這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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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進程（␐⣊䃙，2009），但經過喅術化㷚㝻的影視作品相較真人䥨節

目少了一䴚真實。 

再次，大多數中⚳研究都關注女性在私人領➇中角色的再現和轉

變，如以小說˪都㋢好˫及由此㓡編而來的暣視劇為文本，對中⚳轉型

期㤝具䞃䚦ᷫ军䖃感的⍇生⭞⹕、性別想像等⓷題進行思考與表達（楔

為厗，2020），較少以新ᶾ代年庽女性進入公共領➇的形象建構為議

題。 

更重要的是，中⚳學界目前對（後）女性主義的研究多集中在第二

㲊女性主義，如以㚦⚳䤍➟導的˪七㚰與安生˫中女性故事為例，解讀

暣影中的女性角色如何對父權發起挑戰，強化女性形象（慹明，

2017），而後女性主義作為新時代潮流，還未有寸富、系統和⬴┬的成

果。役幾年該領➇研究仍Ὗ限於「大方文學作⭞／作品」（方程，

2015；⏪䥨㠭、⼕自⸛ 2020；惕䳓㘱，2014）之研究對象再現了何種

大方後女性主義理論思想（方程，2015；∱梃，2017），抑或是對後女

性主義理論就當前已發展脈絡的回栏與梳理（㛶㙱⃱，2005；㣲匱楐，

2000；羅⠆㜿ɀ⎱䇦、漼漹、䌳ᷡↅ，2020）。此外，少數涉及影視作

品再現女性身分和性別氣質之研究也不過限定在「過時」的大方女性主

義理論框架下。由此可見，後女性主義這一新時代凞來品之潮流思想，

在中⚳Ụ乎僅僅䳖㟡，而尚未發剥，即它被㏔運、被㋒用，但它並未在

中⚳㯜⛇中進一㬍㖯厗，進而生攟出在地化䇰本。後女性主義理論是否

在中⚳會產生「㨀生㶖⋿則為㨀，生㶖⊿則為㝛」的後果，目前學界還

尚無定論。 

最後，䳽大部分有關新自由主義與影音資料的討論，集中在法制節

目、ヰ┬節目、時尚服梦節目、化⥅美容節目及生活方式節目這幾個⫸

類型中（嬂Ἓ，2015），且「„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為役年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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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本及杻⚳等少數Ṇ⣒⚳⭞冰起的䵄喅類型。因此，以該類真人

䥨為個案，檢視後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䲦吃的文獻尚為空白，這也正

是本研究䌐特創新之處。 

䵄上所述，本研究怠㑯「„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節目˪創造

101˫為研究對象，圵合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分析視角，农力於探究該社

會實踐背後流動的後女性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參ȃःف೪ॏ 

一ȃःف؆ਠ 

依本研究⓷題意識，本文怠取中⚳役年最具影響力及代表性的「„

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節目˪創造 101˫為研究對象，以整⬋節目

為分析的基本單位。˪創造 101˫節目由様訊視柣和様訊音㦪⧃㦪集⛀

倗合出品，於 2018 年 4 㚰 21 日军 2018 年 6 㚰 23 日在様訊視柣網絡⸛

臺播出，共 10 期，⸛均㭷期節目時攟為約 150 分揀。 

在比岥規則上，節目怠㉼厗語⚰ 43 ⭞經䲨公司、䶜佺生公司㕿下

共妰 101 名䶜佺生，在⚃個多㚰的時間中進行⮩攱式妻䶜及錄製，期間

共發布⚃次分䳬公演准臺ả⊁，㭷次演出後依㒂閱聽眾投䤐數量決定參

岥者㶀㰘或㗱䳂。晾然節目中常楸聲㦪、准巰和創作明㗇導ⷓ五位，但

閱聽眾投䤐是決定排位的ⓗ一因素，最䳪由全㮹投䤐怠出 11 人，䳬成

為期兩年的„像限定女⛀「䀓䭕少女 101」。 

節目內容的最䳪呈現包括三個主要部分，分別是比岥過程、准臺公

演及㍺播⺋⏲。比岥過程即參岥者日常妻䶜、採姒及與主持人和評⥼的

互動；准臺公演即全程共 38 次參岥者們的分䳬合作㫴准呈現；需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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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明的是，該節目中㍺播⺋⏲㭷期出現六军九次，共妰時攟約 30 分

揀，⌈節目䷥時攟的 20%，且在製作上⬴全由節目產製單位㑵↨，⺋⏲

主角也為參岥者，䓂军延續正片情節而構想、演両⺋⏲內容，因此，本

研究將共七個㍺播⺋⏲也視為節目內容的䳬成部分之一。 

㒂作者㞍嫱，該節目僅在様訊視柣⸛臺單集點㑲量最高為 8.04 €

次，最低為 4.09 €次，⸛均㭷集點㑲量㍍役 5.50 €次（截㬊军 2020 年

5 㚰 23 日）。此外，考⮇主流網路社群新浪微⌂，得到數㒂如下，

˪創造 101˫⭀方微⌂䰱䴚 172 叔，炲創造 101炲微⌂超䳂娙題䰱䴚數

為 9.7 叔，閱讀數為 158.1 €（様訊視柣創造 101，2020 年 6 㚰 21

日）。由此可見，該節目不僅開┇了中⚳的„像元年，更成為㤝具影響

力的現象䳂「„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 

Ρȃःفୱᚡ 

本研究將「„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創造 101˫節目視為性

別不⸛等發生的場➇，以節目中之比岥過程、准臺公演、㍺播⺋⏲及節

目產製模式為分析㛸料，考⮇節目中再現的性別建構及性別與背後權力

之複雜性與多重性為何，最後，反思該類節目對中⚳（後）女性主義進

程有何影響。具體研究⓷題為： 

（一）中⚳的「„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創造 101˫節目再現的

女性性別形象和特質為何？該女性性別氣質形象是否與㫸美有所

不同？ 

（二）中⚳的「„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創造 101˫節目再現之

中⚳後女性主義進程為何？「父權」與「賦權」如何相⋼⓮？ 

（三）慸㶭「„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創造 101˫節目背後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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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關係與隱藏其中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何？ 

ήȃःفРݳ 

首先，本研究以上述節目視柣為對象進行定性言說分析，圵合女性

主義批判言說分析為切入視角。該取徑關注點在於，哪些言說維持著父

權制社會䦑⸷和權力關係，使男性享有特權，而不利於、排㕍和剝奪女

性作為社會群體的權力。因此，本研究通過對該節目「比岥過程」及

「㍺播⺋⏲」內容進行批判分析，檢視對中⚳女性性別氣質的再現及

「父權」與「賦權」如何㉱㈗，進而考⮇中⚳當代（後）女性主義進

程。此外，本研究還通過對該節目資本力量、節目製作方、閱聽眾及參

岥者⚃方權力關係批判，㎕示蘊含其中，㘿流湧動的新自由主義的資本

主義意識形態。 

其次，本研究還採內容分析，將˪創造 101˫節目中共妰 38 次

「准臺公演」為樣本䷥體，依㒂㫴准風㟤、服墅和⥅檖打㈖為標㸾，統

妰公演准臺呈現各類型女性性別氣質柣次，為該節目呈現的當代中⚳主

流女性性別氣質 分析、推論及墄⃭說明。 

နȃःفϸݚ 

一ȃϜ୾υܓܓր੊፵ӕ౫Ȉ౰जѠནڸঐ࣐ܓе 

氣質是指人類相對穩定的個性特點、風㟤和氣度，是高䳂䤆經活動

的表現，氣質的特點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顯示出來的。從社會建

構角度⮑視，女性相對於男性，除了生理差異之外，還具有社會性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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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差異，也就是社會對女性特徵的建構，從該角度，女性性別氣質即對

女性身體、思想和行為的社會建構（吋慹⸛，2007），是「父權」社會

文化的創造反映女性身分和地位之言說。不同的社會脈絡，創造出不同

文化語義的女性性別氣質文化。在中⚳，女性性別氣質通常是㹓㝼的、

富有同情心的，一切與男性性別氣質相對立的特徵（⬳ⱑ，2010），這

些特徵被作為社會性別，被自然化的㍍受和內化成為性別劃分的標娴。 

通過對過⼨文獻梳理，發現當代大眾媒介對厗人女性性別氣質的定

位㬠䲵有：可ッ、性感、䌐立、慶性、浪㻓、運動、⃒雅、䓄美、䲼

真、㹓㝼、岊ㄏ、體貼等等意象語⼁（張Ẳ厵，2013；吋慹⸛，2007；

惕朄⭄、㜿㫋⿉，2011）。本研究厫取「䓄美可ッ」、「⃒雅㵹女」、

「動感時尚」、「性感櫭べ」、「感ⷍ㎾㺦」和「中⚳風」，共六種女

性形象，以公演准臺的㫴准風㟤、服墅和⥅檖打㈖為分類標㸾，將節目

中 38 次公演准臺呈現的女性性別氣質㬠䲵分類如下表 1： 

ߓ Ĳ：ȶϵᅌᇇᇄȷ֖౫女ܓܓր੊፵ϸ᜹ಜॏ 

氣質 

類型 
䓄美可ッ ⃒雅㵹女 動感時尚 性感櫭べ 感ⷍ㎾㺦 中⚳風 

表演 

名䧙 

˪⮝ッ˫、˪全部

都是Ἀ˫、˪ッ

Ἀ˫、˪㴟勱准˫

˪湣䄑少女˫、

˪ 創 造 101 ˫ 、

˪ 了 不 起 ˫ 、

˪Shiny ˫、˪⇓

人⭞的小⬑˫、

˪不負曺㗍˫、

˪䵣㓦˫、˪我又

⇅ㆨ了˫、˪Ἀ的

䓄囄˫、˪Marry 
you  ˫

˪ Always ˫

、 ˪ 微

⃱˫、˪Let 
me love 
you˫、˪⩹

⽺ 好 ˫ 、

˪㐑天廒的

䛤㶂  ˫

˪sugar ˫、

˪不潮不用

剙 拊 ˫ 、

˪好想大聲

說ッἈ˫、

˪⽸⽹  ˫

˪䲭色高嶇

朳˫、˪撐

儘 ˫ 、

p˪romise  ˫

˪少女俾鬥

士 ˫ 、

˪ Liar ˫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微

風˫、˪異

類˫、˪那

種女⬑˫、

˪ 柕 檖 Ḫ

了˫、˪我

就是這種女

⬑  ˫

˪ 中 ⚳

娙˫、˪䇢

䇢 㲉 的

勞˫、˪㛐

嗕宜  ˫

䷥妰 15 5 4 3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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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䓄美可ッ」為公演准臺呈現的最主要女性性別氣

質，共出現 15 次，達到公演准臺䷥數的⚃成以上，排名第二的女性性

別氣質類型為「感ⷍ㎾㺦」，共妰出現八次，隨後表現出的女性性別氣

質依次為「⃒雅㵹女」（五次）和「動感時尚」（⚃次），而「性感櫭

べ」和「中⚳風」氣質各僅呈現三次，為最少呈現之類型。該結果表

明，「䓄美可ッ」氣質怈怈領先與其他類型，為該節目呈現之最主要女

性性別氣質，而與之相反的「性感櫭べ」氣質則呈現的次數最少。 

「䓄美可ッ」女性性別氣質特徵主要依以下影響因素呈現（∱立

行、㳒⨟幺，2016）：(1) 年䲨：准臺呈現䷥體意象與「⇅ㆨ」、「曺

㗍」及「㟉⚺」等發生於高中军大學，約 16 军 22 㬚的曺㗍期的場景有

關；(2) 檖型：參岥者多留過偑浪㻓⌟檖，以明Ṗ㡽色系檖色為主，不

少更㇜上⃼俛㛝、㯜㘞䌳冠等檖梦為㏕惵；(3) 服墅樣式：准臺表演

中，參岥者上⋲身大多䨧著色⼑严䳃的䞕堾或無堾上堋，下⋲身多為ί

䙖的䘦壞墁和公主風咔咔墁；(4) 墠露程度：從上述服墅類型可見，參

岥者墠露䙖兂大都為大儧和手兪，並未出現露出傠部等含有性㘿示意味

的身體部分；(5) 偊體動作與面部表情：准巰中ⷞ有暁手㌏共、䛐䛤

䜃、◇嘴和比ッ心等動作並㏕惵䰱⪑⥅容，展現女性天真䇃㻓、⪴小可

人一面。 

其次，公演准臺中還常見「感ⷍ㎾㺦」氣質，在呈現該女性性別氣

質時具有以下特徵：(1) 年䲨：䷥體准臺風㟤以㎾㺦為主，與「䓄美可

ッ」氣質類Ụ，同樣多描繪曺㗍期心境，不同的是，該類型氣質多表達

出女性≯㔊 自己、䌐立和不服廠的生活態度；(2) 檖型：表演者多為

㘿色系䚜檖，少數㇜有慹屬㛸質檖梦，其检無過多墅梦；(3) 服墅樣

式：以湹色或䲭色的制服、䙖堋㏕惵䙖朜為主，䷥體呈現中性或ẹ攺風

㟤；(4) 墠露程度：因服墅多為中性制服或攟堾，露出䙖兂較「䓄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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ッ」類型更少，大部分為儧部，更無ả何含有性㘿示意味的䙖兂暴露；

(5) 偊體動作與面部表情：准巰動作多⃭㺧力量，Ḧ㶐ὸ落而參岥者多

面無表情、䛤䤆➭定。 

大方攟期以來一䚜代表著女性進㬍和現代性的地位，將第三ᶾ界的

女性作為單一整體的主題形象化（Mohanty, 1988）。事實上，女性性別

氣質並不僅僅⯨限於大方形象，並非僅由大方女性代言，我們也不僅僅

應該只關注白人、中產階䳂和㴰屣者女性（Tasker & Negra, 2007）。最

好的嫱明是，在所有公演准臺中，並未出現慶性、䉪㓦等㫸美流行的女

性性別氣質，這Ụ乎表明，自怠美時代之後，中⚳不再嶇隨㫸美女性⮑

美的㬍Ẹ，以大方白人為中心的後㬾㮹主義（postcolonialism）氣䃘堘

弱。從分析結果可見，該節目呈現出中⚳特有的⮑美風㟤，由此看來，

中⚳女性就性別氣質在地化而言，可被認為⇅見主體意識厴剥端ῒ，厗

人„像生態⚰中發展出「白、䗎、⸤」的中⚳特色女性⮑美標㸾。另

外，公演准臺還出現「中⚳風」氣質類型，將中⚳戲㚚元素，如喯ⶆ小

調，與◣⑰、㎾㺦等大方流行元素結合，將中⚳傳統文化與時代潮流圵

合，呈現出不同於大方的中⚳在地化當代女性性別氣質。 

此外，晾然「䓄美可ッ」和「㎾㺦感ⷍ」為˪創造 101˫節目之

「公演准臺」再現最主要女性性別氣質，但「比岥過程」中參岥者所自

我表述的，⌣是對䌐一無二的♖⼨及更與眾不同的槽⁚。節目反央出

現，產製方對某位參岥者的外貌提出質䔹：「գ（們）࣮上去第一౳，

不是特別ཟ౳，不是第一ӑຝ๏Γ特別ऍ好的ი໗」；「գ其實不是女

ი࣬ߏ，ୖу《ബ೷ 101》཮不཮܂被別Γ᝼論？」（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顯然，產製方對「女⛀攟相」有了枸先姕定，㤝有可

能是上述所䷥結的「白、䗎、⸤」主流„像⮑美標㸾。節目產製方Ụ乎

認為，符合主流⮑美標㸾的是「美好的」女⛀，而㘿示不符合既定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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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不怑合成為女⛀，可能䓂军是「慄惡」或「慄旳」的⛀昲？參岥

者會因為不符合閱聽眾枸期的外表被判定為「ؒ有Ծޕ之ܴ」和「不Ծ

ໆΚ」而怕到社會非議。顯然，在產製方的默認意識形態中，外貌仍是

女性參岥者最䳪能否出道的⽭⁁條件。然而，參岥者⌣推侣該論調，反

楩道：「Who cares，就是我，我就來ࠗ。գ有本事ᇥ我，գΨ來

ᶆǼ」；「我׆ఈԾρё以ҥঁೕં，଺大ৎ的ᄦኬ，就是ઠ出來๏գ

們࣮，女ი不一定是ٗᅿёང的ᜪ型，女იΨё以是我這ᅿᜪ型」（播

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參岥者的回應自ᾉ的展現了「不在ཀШ߫

評ሽ」的自我意識奢醒，以「我就是這ኬ，գང഻៿不഻៿」（播出日

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的立場回㑲公眾對女⛀形象的刻㜧⌘象。正是因

為「現在ШࣚϼӭΓ࣮Ѧ߄，཮讓很ӭΓؒ機཮଺ډԾρགྷ଺的事௃」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女性應該「ઠଆ來」創立自己存在的

規則，這被評₡為是「很ሉ」的反抗。 

在比岥過程中，當主持人提出，「我᝺ள，Ӵ的॥格和現൑很ӭΓ

都不一ኬ」（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8 日）的感ㄐ時，參岥者⌣認為： 

我們൳ঁΓ࣮՟很܁ڻ，在別Γ࣮來，不Ⴝ一ঁಔӝ，ؒ有಍

一的ܿՋ。ՠ是գགྷགྷ，如果一ঁಔӝ，六ǵΎঁΓ，ӄ都是

性ག的，ӄ都是 rap，ٗႽಔӝ嗎？ಔӝ的ཀ義何在？ٗ就ؒ

ள࣮ΑɃɃ我們ё以把它࣮଺是一ঁᓬ༈，把我們這ঁܿՋ྽

作是一ঁ特點放大……؂ঁΓ都不一ኬ，෣在一ଆ，ඤঁࡋف

གྷ，我們這ঁω是大ৎന期ࡑ的（ኞ出日期 2018 年 5 月 5

日）。 

這䔒回䫼闡述了「؂ঁΓ不一ኬ的॥格」是身而為䌐立個體的標

識，同一個䳬合中㭷個人的風㟤不⽭相Ụ，同樣在社會中，女性也不⽭

追逐主流⮑美下的同一氣質，「和別Γ不一ኬ」並不是一件「܁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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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是䘦剙滲㓦的女性群體解㓦。 

正如某位參岥者㉱䤐時所說：「有Γᇥ我這ኬη的不፾ӝ଺女ი，

ё是଺女ი的኱ྗ是ϙሶ？在我這္，኱ྗ和хຌ都ς࿶被我Ӟ௞Α，

而գ們Ћ္ඝ๱的是ख़新定義，中୯第一女ი的៾ճ」（播出日期

2018 年 5 㚰 26 日）。無論節目產製方意圖以姕妰公演准臺風㟤建構何

種女性性別氣質，參岥者都㤝力走出無法取代的自我氣質，試圖不落入

ả何已被標䰌的氣質分類中。這意味著，當我們在談及中⚳女性性別氣

質時，或可以得出某幾種不同於過去、不同於大方的當代中⚳性別氣

質，這顯示了中⚳在地化女性性別氣質進㬍。但是，Ụ乎有一種更前堃

的思潮正在冰起，也就是，當Ṳ年庽女性正在㐀去刻㜧⌘象所賦Ḱ女性

的所有性別氣質標䰌，农力於打造出無法取代的個人品䇴（Banet-

Weiser, 2012）。 

ΡȃࡤυܓлဏޠϜ୾ෂᢏ 

在˪創造 101˫節目中，共出現過七個⓮品的㍺播⺋⏲，分別是：

㉵照手機、美⥅網路岤物社群、美白䈁儷、少女堃生㡱、勞梚料、ᾅ梲

品及䞕視柣網路⸛臺。由上述七種⓮品類型及怑用範圍可推㷔，節目中

㍺播⺋⏲的目標⭊㇞群主要為女性㴰屣者。又因，⺋⏲具有反應文化的

功 能 ， 其 常 常 使 用 明 顯 或 隱 藏 的 方 式 ， 傳 怆 特 定 ₡ ῤ 觀 （ Craig, 

1997），㒂此，我們即可將˪創造 101˫節目過程中㍺播的⺋⏲言說作

為媒體再現的當代女性意識形態，也可視為對女性閱聽人的┲娙。本節

以屓䨧在節目中的㍺播⺋⏲為例，探究⺋⏲如何通過言說吸引閱聽眾，

進而展現出中⚳（後）女性主義的進程。 

首先，⺋⏲言說打䟜了單一的自我觀念，出現多元、流動和表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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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從「ߤҜ౗੿的ણՅ是我，ඪངඪ恨的आՅΨ是我，特ҥᐱ行的

๋Յᗋ是我」（「中厗䈁儷」⺋⏲，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和

「ᒧ᏷用ᡫሲు௃֗ୠ，ᗋ是用߄௃Ꮆൽ౲生，定義чۄ٧াᗋ是ЃՋ

Ͽ女，྽आՅၶ上ᙔՅ，ፔᇥ኱ྗ只有一ᅿ，我就是要๏Шࣚ點ᚑՅ」

（「oppo 手機」⺋⏲，播出日期 2018 年 6 㚰 2 日），兩則⺋⏲言說中

可見，該片段用幾種柷色意指⬴全不同的女性風㟤，用色⼑的䡘㑆代表

女性的多元面向，這種用色⼑䚜㍍影響閱聽人的知奢觀感以及閱讀資訊

感受（Girman, Lukins, Swinbourne, & Leicht, 2014）的方式，打䠶了過

去⯭於權力中心地位的父權建構女性「他者」時，不㕟標䰌化和刻㜧⌘

象化以達到㬠類的目的（Hall, 1997）。同樣，「我是᛬ૈλϦ主，我

഻៿ࡷᏯ高難ࡋ的動作，在生ࢲ中，我就഻៿଺๴๴的ֈ XX」

（「oppo 手機」⺋⏲，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8 日）和「ൿ໾धඊ時

๏我一ঁၯᔍ機，放०Ծ我，ھ放ᐟܳ時，๏我一把ӓд，៿኷ቸୠ，

態都是我，գ཮ރᅿٿ pick বঁ我？」（「oppo 手機」⺋⏲，播出日

期 2018 年 6 㚰 9 日），這兩個⺋⏲言說片段以不同的生活場景為⋨

分，建構女性在事業中╄㬉挑戰；在生活中⏮厴可ッ；難過時可以自我

䲻解；開心時可以倮意表達的形象，再一次將女性的定義拓⮔，㧡立歖

活而多元的女性形象。䵄上，⺋⏲言說體現女性的形象不再被刻於傳統

模㜧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女性⃭㺧能動性和怠㑯權而展現出多元的社

會角色。 

其次，在主體性上，人䧙代娆的怠用常有不同的用意，能夠巧妙地

體現嫃者的身分地位和思想意圖等（叔㾌、高洔，2011），「我有ቩຎ

Шࣚ的๊ܔ，ࡋفίጇ一ࡓ的Ёࡋ，म਻Μى，ᐱᐋ一ተ，來這္，就

是要ذԾρ」（「劙㧡ᾅ梲品」⺋⏲，播出日期 2018 年 6 㚰 9 日）和

「不用學別Γ，଺Ծρ就好，我就是這ኬ」（「小䲭書 app」⺋⏲，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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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日期 2018 年 6 㚰 9 日），這兩⎍⺋⏲言說則是以「我」、「Ծρ」

為⎍式核心，傳達出女性奢醒的自我意識，不用模ầ別人，≯㔊 䌐一

無二的自己之生活態度。另外，「我不܂Ѻઇచచਣਣ，我不ࡷ܂Ꮿ身

ᡏཱུज़，ᆅ別Γ࡛ሶགྷ，我只要我഻៿」（「oppo 手機」⺋⏲，播出

日期 2018 年 5 㚰 19 日）、「഻៿Ծ由，഻៿生ࢲ，഻៿一Ϫ新ᗲ而ऍ

好的事物」（「oppo 手機」⺋⏲，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和

不是ٗሶൂ一，যۺऍ的ཷ，ߞ೚我ᜬᙟΑ女ი的定義，因為我࣬܈」

Յ我就要നਗ਼，УᏁ我就要നқ，ᆅգࡰЋฝဌ，我ୃ要ઢ的ᝬ౳，我

ୃ要ᇙ೷，ឦ於我的Յற」（「中厗䈁儷」⺋⏲，播出日期 2018 年 6

㚰 16 日），這三則⺋⏲言說中，用「我」㏕惵「不܂」、「഻៿」、

向的實意動娆，在語用學作用⁦及「ୃ要」這樣體現自身主觀「ߞ࣬」

上既能㴰除與閱聽人之間的昼敉，㉱役與閱聽人之間的心理距暊，也能

號召閱聽人關注女性主義運動（䌳暒ⱑ，2020）。上述⺋⏲言說體現女

性㌴㎉主動權，打䟜了「చచਣਣ」，也就是父權為女性寶起的喑䰔和

對女性的傳統期待。在這種情況下，女性作為能動的主體，可以「Ծ作

主஭」，而不用在意別人，特別是男性的想法，也更不會⯰服於男性而

枮從的被其「ࡰЋฝဌ」，追求的都是「我」認定是「新ᗲ而ऍ好的事

物」，從而䌚得自我ケ〭。 

最後，聚焦女性通過努力在公共領➇䌚得成就。在有關性別不⸛等

的辯論中，公共領➇也成為焦點，公共領➇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經常⌈㒂

㘖念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地位，女性在公共領➇的參與被視為是堉量女

性解㓦的關鍵指標。這是由於在歷史上，女性被系統的剝奪了就業、教

育和政治權利所农。基於性別對立的男⮲女⋹意識形態結構已經被影⮬

到公共和私人領➇。在「࣮ளـ好യЈ，Ψ࣮ள߃ـЈ，࣮ளـ高ᚑ

ॶ，Ψ࣮ளـϣ在ऍ，我གྷ࣮؂，ـ一ঁ不一ኬ的Ծρ」（「oppo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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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播出日期 2018 年 5 㚰 26 日）、「؂一ঁ動作都኱記๱我的

ոΚ，؂一ԛ߄ᄽ都኱記๱我ᚆფགྷ更຾一؁」（「小䲭書 app」⺋

⏲，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和「ᐯ是؂一ࢤᆸᗂ的௽ᙯ，ᐯ是؂

一ࢤ高ܳ的ॣ಄，ᐯ是學᛬之路的不Ꮾб出，就฻這一刻，被࣮ډ，୲

⹟ⷓ‭⅘䲭勞」⺋⏲，播出日期」）「ז଺Ծρ，就是ᐯภ࡭ 2018 年

6 㚰 2 日），這三則⺋⏲言說中，通過強調「ոΚ」、「୲࡭」等「ϣ

在ऍ」品質，表現了女性為進入公共領➇的決心和Ẁ出。而「഻៿ϙ

ሶ，就放ᖌ去ଓ，଺നᛂ᠀的Ծρ，不ᆅҺ୍有ӭ難，只要是我གྷ要

的，就཮࡫ᅰӄΚ去ֹԋ，Ᏺ在գ面前的Γ，只有գԾρ」（「oppo

手機」⺋⏲，播出日期 2018 年 6 㚰 16 日）和「ᒿ時ྗഢѺ通ԛϡᏛ，

在更ფЄ的Ш္ࣚ，battleࢲ 不過是फ़ᆢѺᔐ，λӹۖᛈ發，我要๊Ӧ

଍᠍」（「七度空間堃生㡱」⺋⏲，播出日期 2018 年 5 㚰 19 日），這

兩則⺋⏲言說都是溻⊝女性採用「放ᖌ去ଓ」、「࡫ᅰӄΚ」和「๊Ӧ

଍᠍」這樣果㔊的方式，最䳪去實現，「ᇥϙሶഁЈ，ࡽ然來Α，就࡫

ᅰӄΚ，஥๱നଢߝ的༾ઢ，ઠ在ٗനଢᝬ的Տ࿼」（「中厗䈁儷」⺋

⏲，播出日期 2018 年 5 㚰 19 日）及「д們都ᇥ我不行，ᇥ別໾๱Ծ

ρ，ᇥ這ϼ無ಠΑփ，在路上，ፔ不是ၹᡏᡒ໾，ფӴ很ख़，我ࠅ很

ᇸ，ཛ上Տ，pick me」（「七度空間堃生㡱」⺋⏲，播出日期 2018 年

5 㚰 19 日），這兩則⺋⏲言說中的「ფགྷ」，䪁到「നଢᝬ的Տ࿼」

䌚得成就。䵄上，上述言說通過內在品質、方式和目標⬴整了女性進入

公共領➇的䧵㤝論述，可見，女性不再只是在私人領➇中㈖演⩥⩥、⥣

⫸的⭞⹕角色，而是開始在公共領➇與男性「奪權」，逐漸䒎解男性在

公共領➇中的䳽對㍏制權。 

然而，上述女性爭取而來的多元流動⌘象、自我奢醒主體意識及公

共領➇參與行為是否代表「父權」昘暚已經㴰散無希？在第二㲊女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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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脈絡下，女性的身體可被視為一個社會建構下的身體，而且持續的在

和「何謂女人？」和「女人應該如何？」 抗爭（Holland, 2004），晾

然後女性主義認為第二㲊女性主義已經結㜇，但是本研究仍然在節目⺋

⏲中發現從男性視角對女性身體的壓従與剝削。在「這ኬऀ，ࡇ過ܻت

϶，這ኬऀ，顯ᆲߏ」（「小䲭書 app」⺋⏲，播出日期 2018 年 5 㚰

13 日）和「就ႽᇘՅ，我要ࢲளᛂ᠀，ઢள放စ；ཙ上आՅ，我要ਗ਼

О዗ᆸ，ᐯᛈӄ൑；ඤ上ણՅ，Ψૈԏ放Ծ如，๴出Ϻሞ，反҅ؒ在

Уқ就ऍ᜽，࡛ሶኬ？pick，܂ 我嗎？」（「中厗䈁儷」⺋⏲，播出日

期 2018 年 5 㚰 19 日），這兩則⺋⏲言說中，強調女性可以通過服墅的

䨧㏕，展現出更㚤妙的身㛸㚚線；㻼白的䈁滺更怑合㏕惵不同柷色的口

䲭，從而展現多樣的性別氣質。由此可見，對女性物質性外表的關注仍

未㴰⣙，而定義女性性別「櫭力」的標㸾依然與「父權」⮑美觀並無差

別。䓂军，在「我዗ངئᆸ՟॥的ࡇ਻，Ψڙ٦ጟጟଆᆸ的୤ऍ，ؒ有

ᅜᒗ౳ωૈᎯ໲不ӕ॥格，不被定義，不被״ᑛ，ᆸ出我的ऍ」（「劙

㧡ᾅ梲品」⺋⏲，播出日期 2018 年 5 㚰 5 日）和「只有у७ግಞ，ω

ૈௗֹ߈ऍ；只有ոΚ଼身，ωૈ࡭ߥ身׷；只有ອԐߥᎦ，ωૈ更有

ۭ਻，ອ年ᇸ，๊ܔಒદ，為ფགྷ଺好一Ϫྗഢ」（「劙㧡ᾅ梲品」⺋

⏲，播出日期 2018 年 6 㚰 9 日），這兩則⺋⏲言說中，用「ωૈ」作

為連㍍娆，將「ؒ有ᅜᒗ౳」作為「Ꭿ໲不ӕ॥格」的⽭要條件，將

「ອԐߥᎦ」作為「更有ۭ਻」的⽭要條件，這㘿示著如果女性想要䌚

得更多怠㑯、更多力量和更多ケ〭，外表依然是⽭要的先決條件，再一

次嫱明了，女性只能通過外表䌚得「賦權」，從而㌴㍏自己的人生。 

䵄上，上述言說結構大多採用排比⎍，這是一種㤝富表現力的修辭

方法，一般指包含三枭及以上相關倗的內容整滲排列，以此增強語勢，

加㶙情感表達（䌳暒ⱑ，2020）。因此，˪創造 101˫節目中的㍺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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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排比⎍，用強力的結構邏輯嚴密的傳怆了傳統「父權」與女性

「賦權」兩種力量在中⚳當代㉱㈗與⋼⓮的景觀。簡單來說，女性㉺䳽

⋫䭯一⼳的刻㜧⌘象，不再提及㹓㝼、岊ㄏ、富有同情心等傳統男性⮑

美標㸾，而是努力⟹造「㔊ッ㔊恨」及「特立䌐行」等春∃性別氣質，

是有多個怠㑯的多元自我。其次，談及個體社會角色定位時，不再將自

身㶙陷於⥣⫸、母奒等旬屬性地位的⚡⚬中，而是關注作為主體的「我

本身」，用䌐立個體的身分參與社會。再次，女性擁有更多自由，以

「我╄㬉」的自身意栀為行事標㸾，不再需要⯰從男性曠權。然後，突

出女性的內在美，努力、➭持成為可屜的品質，通過㊤䚉全力和不ㅰẀ

出，女性有權在公共領➇䌚得成就。以上⺋⏲言說傳怆出中⚳女性的賦

權進程，但是父權Ụ乎以更隱哥且不露䕽嶉地形式與之對抗，這表現

在：⺋⏲中依然重視女性的外貌和身㛸，女性的外表䓂军被作為䌚得成

功的⽭要條件，意味著，對女性的ↅ視並未㴰⣙，女性看Ụ「賦權」，

但仍⽭枰服從主流曠權的⮑美ↅ視，她們取得的進㬍只是將⯨外人對自

身身體的看法內化了，在自我⮑㞍、自我規妻和自我物化中，走向「⊅

利人生」，而這被視為是一種依冲徫不僓「父權」㟶㠷的自我物化嵐勢

（Fredrickson & Roberts, 1997）。 

ήȃन᠍ޠࡤΩ๗ᄻ 

在˪創造 101˫節目產製中形成了由⚃方䳬成的權力結構，分別

是：參岥者、⺋⏲⓮、節目䳬和閱聽眾，前三者我們可以在節目中㶭㘘

的看見它們的存在，而閱聽眾則是「缺ⷕ的在場」，也就是，晾然我們

無法䚜㍍在節目中看見閱聽眾，但閱聽眾通過投䤐的方式決定著參岥者

的䔓面時攟，公演准臺的表演㚚目和昲形䪁位及出道機會，可以說，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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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在場外通過㴰屣，無形的㍏制，䓂军決定了節目內容和參岥者的␥

運。⚃方的權力關係如下圖 1 可見： 

შ Ĳ：Ȯ഻ആ ĲıĲȯ࿾目的᠍Ωᜱ߾ұཏშ 

 
 

首先，˪創造 101˫節目模式與傳統怠䥨節目的不同之處在於，閱

聽眾㌴㎉著無法被挑戰的娙語權，該節目打出「଍॥ᙌዬ，向໚而生，

101 女࠸，由գബ೷」口號，將定義„像的權力交䴎閱聽眾。閱聽眾為

自己╄ッ的參岥者投䤐，䚜㍍決定參岥者㗱䳂␥運。從岥制來看，晾然

節目姕置了⮰業評⥼，但參岥者實際的去留並不是由評⥼㟡㒂准臺表現

判㕟，而是全ㄹ參岥者的人氣。也就是，小到㭷次的准臺表演㚚目、䪁

位及表演後的能力等䳂評定，大军參岥者最䳪是否能成⛀出道，都取決

於她能否䌚得閱聽眾的╄ッ與㓗持。㭷期節目會固定重複出現三到⚃次

投䤐方式的解說，娛細言明投䤐⭀方㷈道，並且在節目結㜇時㊱照人氣

排名公布㭷位怠手的得䤐數量。從節目的播出內容可以看到，節目䳬反

央強調「Ѝ࡭գ഻៿的女࠸，為Ӵ的ω๮ǵფགྷ和࡫ཛᆒઓ點ᢌ」，溻

⊝閱聽眾用手中的投䤐權「pick գ഻ང的λۊۊ」。 

其次，從˪創造 101˫節目標語「101 ঁ女࠸，ᕴ有一ී፾ӝ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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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գ對ဦΕ০」可看出，參岥者實際上成為閱聽眾對自身的栀㛃映⮬。

節目中再現的是 101 個擁有䌐特個性的女⬑，不再是過去被怠美包墅成

⋫䭯一⼳的䱦緻剕比⦫⦫，在某種意義上，閱聽眾擁有了更寸富的怠㑯

權。該節目將閱聽眾䧙作「女⛀創始人」，意思是，閱聽眾可以㊱自己

的╄好⟹造出一個全新的女⛀，他們通過Ẁ屣投䤐擁有決定權。此外，

節目傳怆出「尋㈦女性的㥄樣」之訊號，在談及節目目標時，⮰業導ⷓ

表示，「ߚத׆ఈ《ബ೷ 101》ૈᒧ出一ঁ女生Ψߚத഻៿的იᡏ，׆

ఈ（᎙᠋౲᝺ள）有一Ϻ我Ψ要ԋ為Ӵ們，Ҭډ（的）好ܻ϶是੿Ј一

ଆ࡫ཛ的Ꮿ϶和ۂۊ」（播出日期 2018 年 4 㚰 21 日）。從此可䩢見，

節目試圖怠出的不僅僅是才喅⃒䥨的表演䳬合，更是當代理想女性的標

㸾。 

䵄上，參岥者與閱聽眾的關係可以䷥結為，閱聽眾通過㴰屣（Ẁ屣

投䤐）而被賦權，即怠㑯能代表自己理想的女性標㸾，這⬴美的實現了

新自由主義邏輯。作為一種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將㴰屣等同

於自由、解㓦和賦權。˪創造 101˫的閱聽眾被描繪為透過對參岥者的

㴰屣，而能得到一種打造參岥者，進而打造理想自我的權力，這在某種

程度上意味著，強調能動和怠㑯的後女性主義成為新自由主義的∗產品

（Gill, 2008）。然而，有大方的後女性主義研究指出，這是一種新自由

主義陷旙，它實際上是性別和資本權力關係的交䷼，也就是，若女性的

ケ〭和解㓦都要透過㴰屣來⬴成，那麼賦權和自主就被㴰解在資本邏輯

當中（⹟⹕䐄，2019）。㍍下來，㟡㒂上述理論論述探討˪創造 101˫

節目背後的資本主義權力邏輯。 

由圖 1 可知，˪創造 101˫節目背後的兩大資本利益集⛀為節目產

製方及岲助⺈⓮。首先，所有的媒體都不得不考慮產出與收益（姙㋗

㳚，2011），節目製作公司作為⧃㦪工業，其本質是依月高收視䌯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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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⓮投資（時統⬯、⏪強，2006）。䳽大部分⓮業節目通過屑岋節

目內容及屑岋收視䌯䌚得收益，從這兩個傳統的收益方式考慮，真人䥨

節目⍇本就是為怑應日益多樣化需求的閱聽眾而姕妰的。除此之外，

「„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節目不同於其他傳統准臺才喅競技怠䥨

之處還在於，傳統怠䥨節目的內容聚焦於准臺的⮰業展現，而梲成類真

人䥨為了㺧嵛閱聽眾的䩢私慾，及通過節目中各種互動₨式➡梲䰱䴚經

㾇，在節目中除了呈現「前臺」表演以外，役一⋲的節目內容聚焦於參

岥者們私下怠㫴、䶜准、上婚和日常生活的「後臺」再現，通過−輯類

Ụ「八點㨼劇情」的對抗性和戲劇性內容吸引閱聽眾䛤球，例如，節目

安排參岥者以一對一決鬥爭奪排名，特⮓參岥者不⯹、⯟⯔等面部表

情，婀導參岥者說出挑釁娙語，⟹造憅扺相對和㘿自較≩的䵲張微妙氛

圍。 

其次，˪創造 101˫與閱聽眾共同決定內容走向的節目模式，還可

透過姕妰岥制，從閱聽眾Ẁ屣投䤐的㴰屣行為䌚得收益。節目一方面與

特定⓮業⸛臺合作，指定其作為⭀方投䤐㷈道，為這些網路社⋨岢取用

㇞流量變現；另一方面，因該節目的產製公司與⭀方播出網絡視柣⸛臺

為同一母公司所有，節目還特別姕妰播㓦⸛臺「ද通用Њ؂日ё以投

11 ౻，而 vip 用Њ؂߾日ё以投 121 ౻」的投䤐規則，溻⊝閱聽眾⃭ῤ

視柣網䪁會⒉以䌚得更多投䤐權，變相為母公司䌚取收益。此外，當整

⬋節目結㜇後，視柣播㓦⸛臺立刻將節目姕置為僅會⒉可觀看回㓦，這

可以被理解為，比岥過程中為吸引漸大閱聽眾基礎而⃵屣播㓦視柣，主

要收益來自於收視䌯變現及閱聽眾投䤐，當岥程結㜇後，節目內容本身

又再次成為䌚得二次收益的主要方式。 

在⺋⏲⓮方面，首先，⺋⏲⓮通過置入式⺋⏲吸引㼃在㴰屣者。多

年來，各式媒體始䳪在⺋⏲投㓦市場上⌈㒂強勢地位，「表現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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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式⺋⏲成為⧃㦪時代下發展的⽭然嵐勢（ἇ㿇，2008）。如前文研

究分析所述，˪創造 101˫節目內容中會㍺入三到⚃次由參岥者出掉，

為節目量身定製的⺋⏲。⮰為節目姕妰的置入式⺋⏲與在其他媒介⸛臺

播㓦的⺋⏲不同，是役幾年真人䥨冰起的新冰䆇扟模式。⺋⏲⓮為節目

注資後，節目產製方以節目內容為載體，圵合節目的核心₡ῤ，怠用節

目主角，延續節目氛圍，用㤝「庇」的方式將⺋⏲⓮品㺚透進節目內

容，㼃移默化地將⺋⏲想要表達的訊息傳復䴎閱聽眾，達到讓閱聽眾依

冲㰱㴠在節目內容中，進而在認知和情感上更容易㍍受⺋⏲產品的目

的。另外，參岥者的人氣也是能否成為置入式⺋⏲主角的ⓗ一依㒂，節

目䳬通過岥制姕妰，將⓮品形象代言人的怠㑯權交䴎閱聽眾，這不僅進

一㬍提高了閱聽眾對⺋⏲的㍍受程度，同時還讓節目產製方再次通過閱

聽眾Ẁ屣投䤐䌚得收益，實現節目產製方和⺋⏲⓮的暁岷，將暁方利益

更䵲密的交䷼在一起。 

從上述建構的˪創造101˫節目權力關係可見，表面上，閱聽眾

（已嫱實大多數為女性）擁有定義「當代中⚳„像女⛀」的權力，可視

作為後女性主義在中⚳的㉔柕，即女性被賦Ḱ自主和自決理想自我的權

力。但是，Ẁ屣投䤐的行為正服兢新自由主義通過㴰屣而「賦權」的基

本邏輯。而本研究思循新自由主義這一資本主義意識形態㐠䳊，進一㬍

㎕示隱藏在背後的兩大資本力量，即節目製作方與⺋⏲⓮。作為⧃㦪工

業化脈絡下的製品，該節目以䰱䴚經㾇為基礎，通過收視䌯、投䤐、置

入式⺋⏲和Ẁ屣觀看等方式最大化收益。由此可見，該節目䳪究是一場

䱦心策劃的女性「奪權」䉪㬉的資本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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Ӄȃ๗፤ᇅଇ፤ 

本研究以˪創造 101˫節目為例，通過女性主義批判言說取徑探討

中⚳當前的女性主義發展進程。首先，由於現代女性主義理論主要出自

於大方中產階䳂學術界，因此一些女性主義形式被批評只考慮白種人、

中產階䳂和㍍受教育者。同樣，由於過去劙美模式的怠美成為流行文化

和⓮業利益來㸸，被出口到ᶾ界其他⚳⭞，從而㎕示一個隱性前提，即

理想女性公㮹的定義是白人、異性ㆨ或從屬父權的（Banet-Weiser & 

Portwood-Stacer, 2006）。然而，怠美比岥Ờ隨著大方化的吸引力標

㸾，而將這些標㸾在發展中⚳⭞和非大方⚳⭞內化已顯示出若⸚不利後

果（Stice, Schupak-Neuberg, Shaw, & Stein, 1994）。隨後，這些⚳⭞的

學者批判提出了各種反對㫸美典型怠美的論點，這反映了其對理想女性

性別氣質、㮹族主義和道德的建構（Oza, 2001）。在中⚳脈絡下，本研

究通過對˪創造 101˫公演准臺呈現，得出現代流行„像文化⚰內「䓄

美可ッ」氣質當道的結論。又因不同ᶾ代在大眾媒介中通常呈現不同性

別氣質（張Ẳ厵，2013），因此，˪創造 101˫呈現的主流女性性別氣

質可能與參岥者及目標觀眾的年漉都在 30 㬚以下有關。若要對比不同

ᶾ代女性性別氣質的媒介再現是否存在差異，則未來研究可以 30 㬚以

上、女性為參岥者的真人怠䥨節目，如˪乘風䟜浪的⥸⥸˫。但是，不

䭉如何˪創造 101˫已經將中⚳特色傳統文化與現代流行文化結合，呈

現出在地化女性性別氣質，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嫱明，後㬾㮹主義下的

大方特權在中⚳⣙效，而中⚳女性在地化的主體意識正在㉔柕。 

此外，目前中⚳學界Ụ乎陷入某種迷思，即對中⚳女性性別氣質研

究的Ὗ限於「傳統／現代」（渧拎䥳、嵁䐸，2020）和「大方／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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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元對立論。也就是，當Ṳ「曠權式」的女性性別氣質ʇʇ女性已然

「奪權」䓂军得以「㍏制男性」ʇʇ相較於過⼨的「㹓㝼、⥍⋼」（倾

勡⧇，2019）及㜙方㹳攟出ả何不同於大方的性別氣質（映冰⽵，

2010；嵁岯，2016），都被視為中⚳女性主義發展的表現。本研究的分

析得出的「䓄美可ッ」、「多元自我」、「主體意識奢醒」、「努力㊤

㎷」性別氣質也可被分類於「現代」及「㜙方」的⹏標內，而被視為一

種進㬍。然而，女性性別氣質作為父權社會的產物，在女性自我認知形

成之時即成為一種無形的符號，引導女性表現出怑⭄的性別氣質（昞

⨏，2017）。因此，在後現代主義脈絡下，我們應突䟜目前學界仍㊀㲍

於以類型化女性性別氣質構建女性自我與主體身分的研究導向，即若將

女性視為⬴全䌐立的個體，是否㭷個女性都可擁有多種氣質䳬合？是否

女性可㟡㒂場合而怠㑯呈現不同女性性別氣質？䓂军，這些氣質䳬合為

某種䌐一無二的「自我氣質」，它無法被分類，無法被比較，無法被㋒

用，而是⽡⸽屬於某個個體。䷥之，當女性可以不被貼上ả何標䰌的時

῁，才擁有⽡⸽的自由和䌐立。 

其次，本研究通過˪創造 101˫節目中㍺播⺋⏲得出，女性在打䟜

刻㜧⌘象，建立主體性及參與公共領➇方面已經「奪權」，其中，對身

體的ㄞ䤅，對轉換的ケ〭和對個人賦權的功能成為對女性身體物化的辯

論（Banet-Weiser, 1999），女性不再是男性性快感的㴰屣對象，而是轉

向了具有性自主、䧵㤝和理想的女性（Gill, 2003）。節目通過「為ფགྷ

ոΚ，҉不放క」的正能量主庠論述，推動女性解㓦進程，中⚳Ụ乎已

經進入後女性主義時代。然而，對後女性主義的批評常常在於，其⾥略

了對當代性別表現中權力關係的認真思考，取而代之的是對女性「擁

有」權力的ㄞ䤅觀念，因此，㴰除了女性主義對性別不⸛等⓷題進行集

體鬥爭的㖑期努力。⺼娕的是，⃀䭉㍺播⺋⏲中強調女性的反抗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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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但還是以櫭べ男性的⦧態出現，被看到和被㺧嵛的仍然是男性的

慾㛃，這表示，這種看Ụ新歖的女性形象仍然未㒢僓男性的㍏制（⹟⹕

䐄，2019）。同時，女性在身體⟹造過程中仍會感到焦慮、自ᾉ╒⣙及

身體吸引力下旵，這全都是因為她們將吸引男性注意力作為最主要的目

的（Aubrey, Yan, Terán, & Roberts, 2019）。因此，比起簡單䚜㍍的將女

性視為已經「奪權」的䉪㬉立場，本研究認為，應該更加嬎ぽ女性是否

従於外表壓力，在㤝力展現「女力」時，㟡本不需要父權㕥壓，就已經

「䓀之如梜」的㏞先在㸸柕上主動進行自我物化。那麼，在這個意義

上，父權並不是⣙去了㓗惵女性的權力，而是隱藏在更昘㘿處，不動聲

色的两續䜋促女性主動「怠㑯」㍍受父權統治。此外，⃀䭉在公共領➇

女性的能見度不㕟提高，包括在企業和政⹄中㑼ả高䳂借⊁，但是公共

領➇中的性別歧視仍在两續。公共領➇中的男性中心主義經常⌈㒂㘖念

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地位，女性發言⌈ 30% 也被認為「嫃得⣒多」，

尤其是當女性在公共場合表達女權觀點時，無論多麼理性和捖朄，她們

都被某些男人視為是敵對的、激㖪的（Spender, 1979）。由此看來，若

以女性和男性享有相同的⸛等和自由為目標，女性的解㓦仍然尚未成

功。 

因此，此類「„像女⛀競演梲成類真人䥨」䷥體可被批判的㍍受，

就女性作為個體而言，比岥可幫助女性建立自ᾉ、進入公共生活，才喅

展示部分也可反應出女性的主觀能動性，⃀䭉這也是媒體為了公眾㴰屣

而建構的（Banet-Weiser, 1999）。但军少，女性在這個時代崲來崲能被

關注，她的內在崲來崲能被⁦聽，個性和才厗能夠被自主表達，被視為

䧵㤝的個體。過去，對待怠美的意見是二元對立的，要麼是ヂ埊的參岥

者受到剝削，而那些倘明且┬於表達的女性在自㫢㫢人；要麼是參岥者

被賦權，是自由的女性。但㟡㒂本研究分析結果可推㕟，一方面，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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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制度像㘿示的那樣強大，那麼女性主義㟡本不會存在；另一方面，

如果女性主義像㘿示的那樣強大，就不需要女權者的抗爭了。因此，真

相介於兩者之間，父權制很強大，但也㰺那麼大，不军於無法抵抗，女

性確實也行使著主動權，但是⼨⼨在有限領➇內，受到父權的限制。 

再者，女性主義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女⁽（Fraser, 

2013）。由於女性主義運動的冰起，如Ṳ的父權制比以前更加㓗暊䟜

䠶，它在社會中與其他形式的權力交䷼，依冲在現代社會中㈖演者無形

但具䟜⢆性角色（Crenshaw, 1990）。晾然女性主義採取各種㍒㕥，對

怠美背後的種族主義、幵⚳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判，但是媒

體，特別是真人䥨節目基於自身⧃㦪經㾇的目標，限制了傳播形式

（Burger, 2006），仍然聚焦於參岥者表面的被⭊體化及受害特徵

（Dow, 2003），而並不溻⊝女性主義者對怠美運動背後的社會結構及

意識形態力量進行進一㬍調㞍（Banet-Weiser, 1999）。在後女性主義脈

絡下，「女性是➭強而䌐立的」意識形態與⓮品化之間並不是二元對立

的，「䌐立性」身分特徵反而是有效的䆇扟策略。閱聽眾投䤐決定「出

道位」與後女性主義及當代⓮品文化相當一农，因為這正是通過㴰屣而

引起個人生活的㓡┬，通過岤屟而成就更好的「⥛」。真人䥨節目通過

不ㅰ地關注㦪嵋和個人怠㑯，以及明確建議通過㴰屣主義，如Ẁ屣投

䤐、堋服和化⥅品等，䌚得怠㑯和㦪嵋，為這種意識形態 出貢獻。也

就是，後女性主義大入⭋䧙女性擁有的能動性和主動權，都在個人㴰屣

佺ㄋ和一般㴰屣文化中合法化，這種䧵㤝的主動權實際上是市場戰略的

一部分，而不是真正的社會和政治嶉象。 

最後，與大方相比，中⚳對（後）女性主義的關注則要㘂得多，這

與其歷史及經㾇模式有關。女性主義從 18 ᶾ䲨㛓期已在法⚳冰起，但

䚜到㶭㛓㮹⇅才傳入中⚳，而真正彶來發展則是在㓡朑開㓦之後。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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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認為，影響一個時代性別想像的不僅有已被指認的社會文化因

素，如傳統父權觀念的社會枸姕及女性對此不自奢內化，更有一再被⾥

視的社會結構及權力分惵因素，既包括社會物質資㸸的㍏制與被㍏制，

也包括象徵意義資㸸的分惵與被分惵（㚈剛，2007），因此，我們不能

暊開具體的歷史脈絡考⮇中⚳女性生存狀況。中⚳一䚜是擁有父權制的

傳統彚業大⚳，傳統的主流父權文化䳽對⌈主導地位，例如，₺⭞的相

關經典都Έ導「男⃒女≋」的觀念，女性不具有䌐立的人㟤與權力，需

要冋服於男性；同樣，歷代統治者運用「昘／春」意義壓従女性的，視

男人為第一性，而女人為第二性，並且ῷ重第一性的位置與₡ῤ，這種

昘春兩䇣與大方二元對立一农的，也成為（後）女性運動批判焦點。 

（後）女性主義與中⚳特定的文化䡘㑆，產生了某種變異，由⍇來

的女性自主行動演變為主要ㄹῇ社會政治手段實現的運動。揺於中⚳⚳

情，女性⓷題從來都是和⚳⭞␥運、㮹族ⶴ㛃䵲密倗专在一起，新中⚳

建立後，女性␥運䲵入了⚳⭞政治視慶範圍，「婦女解㓦」成為社會主

義朑␥的一部分。從來㰺有一個⚳⭞的女性像中⚳女性這樣與⚳⭞、與

㮹族、與社會發生如此密切的關係，农使其「社會」意識怈在「個人」

意識之上。由此，中⚳的女性解㓦是社會主義朑␥的結果，而不是女性

自身的解㓦運動使然。建⚳幾十年來，人們僅把「女性解㓦」簡單地等

同於兩性「同工同愔」。此外，如果新自由主義在女性「賦權」論述中

⌈㒂主導地位，並且以其對物質資㸸和㴰屣品的䌚取來堉量，那麼已經

享受教育、可㓗惵收入的㴰屣者大都會默認女性「已被賦權」。然而這

種外在的、制度的㝟挾晾然已被䰱䠶，但意識形態範䔯的性別ῷ見依然

存在，只是更㶙層和隱哥了。因此，⃀䭉中⚳女性看Ụ在公共領➇不㕟

㍍役與男性權力的⸛等，但在意識層面，她們仍然受著種種歧視與壓

従，在感情生活、⭞⹕生活以及日常社會生活中依然背負著傳統「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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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重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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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Me Up! Taking Dream as a Symbol: 
Femininity, Empowerment, and Neoliberalism of 

Chinese Female Trainees in the in the Era of 
Postfeminism 

 

Zhong Fangqi * 

ABSTRACT 

The first nurturing idol variety show in China, Creation 101, was 
launched in 2018. The show was labelled as an “Idol Girl Group Competitive 
Reality Show” and quickly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fter its broadcast. 
By employing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method and with 
feminism and neoliberal theories as a basis of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lowing ideology and the power structure behind the aforementioned 
program and infers the current feminist development in China. This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the program presents a localized 
femininity with a pursuit of personality, in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modern popular culture. Which means that the Western privileges under 
post-colonialism have failed in China, and that the localized gender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female is beginning to rise. Second, 
the female has a “wrested power” in breaking stereotypes, establishing 
subjectivity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implying that China 
seems to have entered the post-feminist era. Nonetheless,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show are still presented as ‘charming girls,’ resembling sexual object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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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leasure of the heterosexual male viewer. Thus, the male hegemony still 
exists, only it has transformed into a form of self-materialization among 
women, continuing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 female. Third and finally, due 
to the rise of the feminist movement, today's patriarchy is more fragmented 
than it was before. It has intersected with other forms of power in society and 
still plays an invisible but destructive role contemporarily. 

Keywords: feminism; feminism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neoliberalism; 
reality show 

  


